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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闪的红星》是一部于 1974 年 10 月 1 日在

中国大陆上映的一部红军电影剧目，是根据李心田

同名小说进行的改编。其中以“电影叙述”的形式

充分彰显了潘冬子的人物形象。影片讲述了一个单

纯善良的孩子怎样成为红军战士的故事，故事的时

代背景，处在中国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故事的主

要人物，是一个名叫潘冬子的小孩。

故事在最开始的时候，潘冬子就被地主胡汉

三抓去鞭打拷问，逼着潘冬子说出他父亲的下落。

也是在这个时候，红军在潘冬子父亲的引导下，打

进了柳溪镇，潘冬子也因此获救。进入到“打土豪

分土地”的斗争当中，1934 年的夏末，红军的主

力被迫撤离，潘冬子的父亲也随着队伍离去，在离

开之前，潘冬子接收到了父亲给予自己的礼物—— 一颗闪闪

的红星。在这之后，潘冬子经历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磨难，但

他靠着闪闪红星所给予的力量，做出了许多剿灭敌人的伟大

事迹，并最终在父亲的见证下，进入了红军的队伍当中。

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是对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改编，

它用优质化的艺术造诣，面对红色的经典故事，冲破了原本

电影当中的故事限制，解放了舞蹈肢体的动作语言，突破了

电影的时代背景，在冲破重重阻碍的过程中，焕发红星的再生。

一、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突破限制、焕发红星“新”

生命的根本成因

1、舞蹈语言的巧妙运用，展示生动人物形象

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的编创内容，起源于电影《闪

闪的红星》。但依照当时电影的受众群体来看，原著的情节

描述和内容描写，大都倾向于儿童的感受。而把一种儿童电

影题材的作品，改编为芭蕾舞剧的形式，并且把原著的情感

内容抒发出来，这无疑是为创作者设置了阻碍。但芭蕾舞剧《闪

闪的红星》的编导，却能够在这种约束当中，找寻到突破的

要点，深化舞剧的叙事作用，且突破了空间限制，对青年潘

冬子的故事进行讲述。最重要的是，观众在看舞剧的过程当中，

能够看到两个不同时期的潘冬子，并能够理解，少年潘冬子

的成长，离不开青年潘冬子的另类“陪伴”。

在电影《闪闪的红星》当中，少年潘冬子拥有着一个刻

骨铭心的记忆片段，那就是自己的母亲为了掩护乡亲们的撤

退，壮烈牺牲的片段。观众们在观看这个电影片段的时候，

能够感受到少年潘冬子的坚毅，也能够共情于少年潘冬子的

情感，流下悲伤的眼泪。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当中，存

在着青年潘冬子和少年潘冬子共存的空间，编剧依靠“青年

潘冬子在长大以后是否突破了母亲去世的创伤？”这一疑问，

编排了三次面对母亲牺牲的画面，最让人感到触动的场景，

就是青年潘冬子，一次又一次把没有力气的少年冬子拉起来。

这是青年潘冬子内心的创伤，他只有突破了这样的创伤，才

能够真正长大。所以在第二幕的时候，红色的闪闪红星再次

出现，红军的行头也再次出现，而青年潘冬子彻底走出了少

年时的痛苦回忆。

2、叙事角度的新颖，突破了电影故事的限制

在艺术的领域当中，舞蹈最善于抒情。虽然舞蹈的抒情

水平并不如文学的栩栩如生，电影的视觉刺激，但这种“隐喻”

的舞蹈语言，却也让情感的内蕴变得极为深厚。芭蕾舞剧《闪

闪的红星》当中，除了对电影当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描绘以外，

还对电影当中的重要物品进行了“拟人”的描绘。而这种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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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方式，就填补了舞蹈语言的缺陷。

就比如饰演“红五星”的芭蕾舞蹈演员们，我国五星红

旗上的“五星”，像是真正在“闪动”着，并由图像变换为

穿着红星蓬裙的舞者。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片段，就是

青年潘冬子和红星之间的舞蹈，红星在前方带领着，潘冬子

就跟随在红星的后方，每当潘冬子对红星进行了触碰，“红

星”就会用芭蕾独特的舞蹈姿势，呈现“红军”的革命精神，

使潘冬子能够在“闪闪红星”的带领下，发挥自己的革命力量。

3、现当代语境下，对红星“新”生命的焕发

和电影画面相比，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的故事讲述，

并没有电影那般连贯。一场芭蕾舞剧的成功，需要无数个场

次来激活，每一个场次，人物的情感表现都不同，其舞蹈的

姿势也不同，舞蹈群体的映照也不同。关于“新”生命的焕发，

指的其实就是《战》的场次。在这场表演之前，舞蹈剧目的要点，

都在于青年潘冬子对过去的回忆，但在《战》的序幕拉开以后，

红星的不断闪烁，便终于照进了现实生活。

舞台上的“胡汉三”代表着恶势力，而对“胡汉三”的驱散，

则代表着潘冬子和战友们坚定不移的勇气和努力拼搏的精神。

青年潘冬子对自身“痛苦回忆”的突破，也代表着青年潘冬

子的“再生”，他不会被困在少年时期的记忆里，而是要冲

破重重难关，拯救千千万万个那些还没有被破坏的家庭，并

让这些家庭，过上美好的生活。

4、舞剧“前奏”的时代呈现，激发了“红星”焕发的新

生命

舞剧“前奏”奏响的是六十年代耳熟能详的旋律，出生

在那一年代的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伴着舞剧“前奏”在心

中歌唱：“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咱工

农的新，党的光辉照万代……”在昂扬、铮铮的旋律当中，

戴着红军帽子，穿着儿童军装的潘冬子，便跟随着“红星”

的拍子向我们踏来，潘冬子的身后，是一支队列整齐，步伐

坚定、意志不移的红军小队伍，即便观众们都知道潘冬子的

英勇形象，但“前奏”的响起和“步伐”的行定，依旧能够

激发起观众心中不自然的期待。

这个期待针对的是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对电影《闪

闪的红星》的改编，观众们想要知道，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

会呈现出怎样的新意故事，更想要了解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

对“潘冬子”这一人物进行了怎样的改变。在电影《闪闪的

红星》中，“潘冬子”到了末尾，呈现出来的都是青年的形象，

但芭蕾舞剧却构建了潘冬子的成年，编剧把对艺术的感悟，

对革命的理解投放在了潘冬子的人物形象上，并用一种浪漫

主义的手段，完成了军人形象和舞剧之间的融合。

在观看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时，观众总能看到一些“形

式感”的构建，像是“杜鹃花”构成的红军小队，构造出的

就是舞剧人物的群像，且“杜鹃花”这类构建，还隐藏着一

定的寓意，比如“红星”暗喻的就是“黑暗中的光明”，“翠

竹”暗喻的就是疾风中的坚韧。而这种形式感的构建，也焕

发出了“红星”的新生命。

编者这样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观众的注意力，

移动了观众的视觉注意，把刻意彰显的剧情，转移到了舞蹈

的肢体动作上，体现了舞蹈了根本特性，其创作特性，把舞

者放在的首位，加强了舞者肢体和动作的语言表达，使观众

借助这样的语言，共情于芭蕾舞剧的人物情感。

二、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中表现人物形象的具体分

析

1、时代背景要素

在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时代背景中，八一厂在原小说

《战斗的童年》重新出版之后，就直接把这个故事拍成了电

影。而电影当中的时代背景处在潘冬子的童年时期，在 20 世

纪 30 年代初期，中国各个农村地区，依旧还在大地主的统治

之下，但随着红军的到来，地主们开始了仓皇逃命的生活。

但在 1934 年的时候，红军的主力被迫撤离了中央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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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区的地主，又开始借着敌人的支撑作威作福。

这一时期的战斗过程十分的艰难，红军队伍一直都以“游

击战”为主，并借游击战，占领敌方已经侵略过的地域，并

保护此地域的老百姓，不再受敌人的欺辱。红军的征途十分

的遥远，但当时有很多老百姓都听闻或真实的接受过，红军

的保护，所以，在当时那个时期，有许多拥有“爱国精神”“奋

斗精神”和“不怕吃苦”的青少年，帮助红军击退敌人，且

这些青少年大多都会在战斗的过程中，了解红军，并从红军

队伍当中，感受到胜利的“曙光”，体会到幸福生活的“希望”。

《闪闪的红星》的故事内容，就是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

所编写出的真实故事，潘冬子象征着当时的“少年”，“胡汉三”

象征着当时的地主。而在电影的改编过程中，创作者依照电

影所呈现出来的画面感，着重讲述了“红星”的含义，并贯

穿电影的始终。潘冬子是被红军所救，潘冬子的父亲是一个

伟大的红军战士，“红星”是潘冬子父亲给予潘冬子的礼物，

代表着精神的传承，也代表着红军战士“不怕死”的精神和“英

勇抗敌”的气势。

而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的故事时代背景，处在潘冬

子的成年时期，它以潘冬子的视角展示他少时的记忆，和他

行军路上发生的故事。两者之间的相互融合，使得潘冬子坚

定了自己的信仰，并为了挽救更多的“母亲”，守护更多的

家庭，而英勇奋战到底。芭蕾舞剧中的音乐并没有发生改变，

但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就十分的不同。

2、创作者的思维要素

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故事内容，与原著的差别并不大。

原著更注重用神态和动作的语言表达，体现潘冬子的人物形

象。电影更注重时代背景的现实还原和演员的演绎，来展示

潘冬子的人物形象。而芭蕾舞剧则会侧重于用舞者的舞蹈姿

势和舞蹈动作以及情感表达，来感受到潘冬子的人物形象。

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的创作者，依照了舞剧的叙事

特征，根据舞蹈艺术本身的发展方向，把电影当中能够进行

舞蹈的片段扩大，并简要的叙述那些和重要情节不相关的故

事。创作者的创作目的在于，让观赏者通过舞者的表演，对“潘

冬子”这一人物产生心理上的共通，进而提高这个剧目的含义，

它用当代的视角，给予了这部经典作品以新颖的解读。

和电影《闪闪的红星》稍有不同的是，芭蕾舞剧《闪闪

的红星》的故事内容，主要都围绕着青年的潘冬子。潘冬子

在刚开始的时候，会因为自身的创伤，而回顾以往的故事，

且经常梦回少年时期。但在独立抗争以后，潘冬子就坚定了

自身的信仰。在创作芭蕾舞剧的过程中，创作者加入了一些

新时代青年人对生命的体悟以及对人生的看法。在电影当中，

“闪闪的红星”代表着“希望”，代表着“坚持”。而在芭

蕾舞剧当中，青年潘冬子对闪闪的红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它代表着革命者的鲜血，也代表着传承的红色精神，更代表

着“新生命”的孕育。潘冬子的行军之路，非常的漫长，但

他能够在红星的闪耀下，成了一个优秀的红军战士。

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当中，有一幕点亮全剧的场次，

它的名称称之为《战》，这一幕使舞剧的主题得到了升华，

红色经典也由此进入了时代的脉络流动当中。在《战》之前，

舞者所演绎的，基本都是青年潘冬子内心的戏份，而到了《战》

的场次，潘冬子就回到了现实，面对着那么多的“胡汉三”，

青年潘冬子不畏艰险，和战友们一起冲到了“群体胡汉三”

的“狼窝”当中，并战胜了童年的自己，克服了对“火海”

的恐惧，把无数个少年们的盼望和期望，从“火海”中拯救

了出来，并沿着红星的方向砥砺前行。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经典之所以被称之为经典，是因为经典作品

突破了当时那个时代环境下的思维模式，创建了新型的故事。

而把这种经典故事，转化为艺术形式的时候，艺术形式的创

作者，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艺术创作者，如果想要用芭

蕾舞蹈这种艺术形式，对红色经典作品进行演绎，那么艺术

创作者就需要在规定的范围内，遵守芭蕾舞蹈的特征，并从

中汲取几个能够运用到舞台上的要点，并冲破阻碍，焕发红

色的心声。这样的作品渗透了现代化的理解，所以被观众认

同，从而拉近舞剧和观众之间的距离，让观众理解这个故事，

明白这个故事，共鸣这个故事。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

其实就是对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故事所进行的改编，创编

者对舞蹈语言的巧妙运用以及对舞蹈叙事结构的转换，使得

《闪闪的红星》这个故事，再次变得鲜活起来，芭蕾舞剧《闪

闪的红星》的出现，不仅让人回顾了红色的经典故事，又使

人们结合现代化的语境，传扬革命情怀，散发红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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